
需要御手来牵引。

秦陵铜车马采用 “轭靷系驾”， 不

同于西方的 “颈带系驾”。 西方是靠马

脖子上的颈圈带动车辆前行， 马过分用

力颈圈就会压迫气管， 使马难以奔驰；

而 “轭靷系驾” 使马的承力点落在了肩

胛两侧， 马奔驰起来不会压迫气管， 大

大提高了马的承受力和行车速度。

秦陵铜车马 4 匹马共 8 根辔绳 （缰

绳）。 辔绳的前端分别系结于马口两边

的衔环上， 其中中间两匹服马内辔绳的

末端， 系结轼前呈鸡爪形的皮质纽鼻或

带柄铜环上， 其余 6 根辔绳的末端握在

御手手中。 他的每只手各握 3 根辔绳。

当御手牵拉左手握持的 3 根辔绳， 车马

向左转弯； 牵拉右手的 3 根辔绳， 车马

向右转。 双手紧勒 6 根辔绳， 则车马徐

行或者停止； 放纵 6 根辔绳和策马则车

辆疾驰。

1998 年 7 月 ， 袁仲一编著的专著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 出版 。

“我估计 ， 时间越久 ， 这部书价值越

高。” 袁先生说。

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

的足迹， 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 袁仲

一说总能捡上几个陶片片， 发现陶器、

砖瓦上的文字。

他笑着说 ： “过去 ， 人们经常看

到 ， 一个穿着破烂戴草帽挎黄布包的

人， 整天在那里翻垃圾。 其实， 那就是

我 ！ 路边的烂砖烂瓦 ， 我都翻过 。 ”

《秦代陶文》 和 《秦陶文新编》 中的很

多文字就是这样翻捡出来的。

秦俑学起源于考古， 在最早研究秦

俑的学者中， 首推袁仲一先生。 他的专

著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秦始皇陵

考古发现与研究》 和 《秦兵马俑的考古

发现与研究》， 对秦俑和秦始皇陵的各

个遗址， 进行了系统研究。 《秦始皇陵

兵马俑研究》 是自成体系的关于秦俑学

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对秦俑学的军事、

艺术、 科技、 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

个人见解， 许多观点被学人引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文立研究员认

为 ， 袁仲一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秦文

字， 由秦代陶文引申到秦文字， 走着小

学家的道路， 且有所发展。 他由秦俑研

究扩展到六书之学， 在经学的小学中耕

耘， 为秦文化研究在文字学上填补了陶

文、 文字通假的空白。

1974 年以来 ， 袁仲一搜集了秦始

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 陶俑、 陶马和砖

瓦上的刻画及戳记文字 ， 汇集整理成

《秦代陶文》 一书， 该书选录了秦代陶

文 600 余种 1610 件， 受到国内外学术

界重视。

后来， 各地接连发现重要秦文字资

料。 于是他和刘钰合作， 吸纳新资料，

重新编排整理著成 《秦陶文新编 》

（上 、 下两册 ）， 其收录陶文 3370 件 ，

较之 《秦代陶文》 增加了一倍多。

夫妇俩合作出版的秦文字研究著作

《秦文字类编 》， 收录了秦代陶文 、 金

文、 简牍、 刻石文字共计 5676 个， 这

些秦代文字对研究中国的文字发展史具

有重要价值， 也是一批重要的书法艺术

珍品。

考古发现的秦文字中， 存在着大量

通假字， 给人们通读全文带来了困难。

于是 ， 他编纂出 《秦文字通假集释 》，

用先秦及汉代等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

料， 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 以求释

读更加准确。

作家岳南在其纪实文学中描绘说：

“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袁先生的

血液里 ， 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

酿成的殷红 ， 更多的则是人生的沧桑

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

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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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袁仲一， 1932年11月生于江苏省铜山县。 1963年毕业

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 1964年后在陕西从事考

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 名誉馆长、 研究员， 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 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 秦俑学研究会会长，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 ， 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

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 第八届全

国人大代表， 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

究馆研究员。 主要编著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

报告 （1974-1984》 (合作 )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

《秦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始皇

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秦代陶文》 《秦文字类编》 《秦

文字通假集释》 等专著20余部。 主编 《秦俑学研究》 《秦

文化论丛》 两套丛书。

▲袁仲一在家中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摄

荨袁仲一寄语： “秦

俑是东方艺术的一颗明

珠”。

（除署名外 ， 均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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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 （左）

与考古队航德洲

在兵马俑一号坑

早期发掘现场。

提起兵马俑， 人们总会想起袁仲一。 他是享誉世界的 “秦俑之父”、 著
名考古学家、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己亥新春， 袁仲一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3 个多小时里，

87 岁的老先生侃侃而谈， 兴致颇高。

70 岁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
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
术和文化》（英文版），及 80 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他拿出 《秦陶文新编》 对记者说： “这是我和老伴刘钰合著的， 她花费

了一年半时间收集资料。”

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20 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
大发现之一”。 上世纪 70 年代， 袁仲一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和试掘， 发
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 第二、 第三号陪葬坑， 出土陶俑 2000 余
件， 各种青铜器 4 万余件。 1980 年， 他主持发掘铜车马坑， 出土的两乘大
型彩绘铜车马， 被誉为 “青铜之冠”， 成为又一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

1987 年， 秦始皇陵 （包括兵马俑坑）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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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情系秦俑终不悔
最近几年里， 记者先后两次采访

袁仲一。虽然身体欠佳，但先生都是热

情接待，谈兴甚浓，一谈就是三四个小

时。

五年前，袁先生体检时，发现心脏

血管堵塞、供血不足，准备做支架手术

时又突然咯血，手术未能进行，只好采

取保守疗法。 最近， 他时不时感到胸

闷，刚治疗出院不久。

提起秦始皇陵，提起兵马俑，袁仲

一浑身涌动着异样的情愫， 话匣子关

也关不住。 几十年的秦陵发掘、研究，

在先生的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

记。 在他的眼里，那 8000 尊形态各异

的兵马俑雕塑，就是 8000 个有血有肉

的鲜活生命。

“兵马俑是我无声的朋友，虽然它

们不会说话，但感情是相通的，我知道

它们的性格。 它们给我传递了许许多

多古文化的信息。 ”袁仲一深情地说。

当馆长那些年，每次外出回来，他总是

先到俑坑转转，看看这些老朋友；退休

后，也一直惦记着它们的保存状况。

担任馆长期间， 袁仲一着力培养

年轻人，每年新进一批大学生。鼓励他

们发表研究成果， 帮着修改文章、书

稿，有的还给写序言。 他提出“要做专

家，不要做白丁”，强调发掘工作与研

究、保护工作相结合；要求宣教部人人

成为专家型讲解员， 每年发表一两篇

文章。 此外，他还提出兵马俑发掘“三

三制”原则———留三分之一不挖，让观

众有个对比；已发掘的兵马俑，修复三

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修复。 这样，

给观众留下可看、 可感知的古文化信

息。

袁仲一认为， 考古是集体劳动成

果。每次接受采访，他总会提起那些已

经过逝的考古队员。 为纪念为秦陵和

兵马俑发掘、 研究做出贡献的考古工

作者，他曾作《长相思》一首———

“……一岁岁，一更更，血汗滴滴

润俑坑，廿年无限情。黑发白，皓齿冷，

枯骸一盏灯，残照到天明。

讷于言， 敏于行， 秦俑奇葩血染

成，病倒二号坑。卧陋室，孤零零，矢志

不离生死情，神鬼亦动容。 ”

为探索秦始皇陵的秘密， 袁仲一

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 如今仍在不知

疲倦地探索。

1980 年,袁

仲一 （右） 与

考古队程学华

发掘铜车马。

1974 年 ，

袁仲一在兵马

俑一号坑发掘

现场。

袁仲一： 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迹上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导师教导影响一生，

做学问莫学“李闯王”

1950 年，袁仲一考进徐州师范学

校，两年后毕业到徐州市一所小学当

了教师，获过市模范教师称号。 1956

年夏季，他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

专业。 1960 年毕业时，师从著名史学

家吴泽和束世徵，留校读了三年半的

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那

年，他选择到大西北工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的临别

赠言。”袁仲一回忆说，临别时，束世徵

先生对他说：“你的路最远， 走路不要

打瞌睡，把东西看好。 ”先生还把箱底

的两盒中华烟塞给他，“你带上， 打瞌

睡时就抽上它一支。”吴泽先生则叮嘱

他：“做学问，要学八路军建立根据地，

并逐渐扩大， 最后形成自己的学术体

系，不要学李闯王，最后什么也没有。”

这些话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4 年春天 ， 他被分到陕西省

考古研究所， 对殷周和古文字特别感

兴趣的他， 在 《文物》 上发表了两篇

论文。

1972 年春 ， 袁仲一和屈鸿钧被

派到三原县发掘唐太宗叔叔李寿的墓

葬。 墓中发现了一个龟形的墓志， 这

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件龟形墓志。 由

28 块青石组成的石椁 ， 有可以开合

的石门两扇， 门上有把锁。 石椁内外

布满了彩绘图案。 “这个墓出土了很

多唐代早期的壁画 ， 种类非常多 。”

他把两篇文章发表在 《文物》 上。

叩开沉睡 2000 多年
的“地下军团”

1974 年 7 月，42 岁的袁仲一担任

秦俑考古队队长。 7 月 15 日，卡车拉

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 执行一项神

秘发掘， 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

俑残片。 到 7 月底， 发掘 100 平方米

后，人力不足，又调来人手。 当试掘方

扩大到 336 平方米后， 还是找不到坑

的边沿。

到 1975 年 3 月，新开的三个试掘

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车、青铜兵

器、车马器相继出土。 这时，下河村村

民和万春提供“情报”：他 10 岁时，父

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 把它吊在树上

打碎了。

他们跑到那里， 将探铲打到 4.5

米，发现陶俑碎片。把两点一连再打探

点 ，发现了东西长 230 米 、南北宽 62

米的兵马俑坑，这就是兵马俑一号坑。

于是，一个沉睡 2000 多年的“地下军

团”重见天日，“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兵马俑在探铲下诞生了！ 根据试掘

密度推算 ， 坑中共有陶俑 、 陶马约

6000 件。

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兵马俑二、三

号坑，分别进行了部分或全部发掘。

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

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

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

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

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

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

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拟

议中准备建的“中军”。 一、二、三号兵

马俑军阵有机结合， 构成了一个庞大

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

“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

华！ ”袁仲一说，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

彩，有陶俑、陶马 1400 多件，骑兵 116

件 ，马 116 匹 ，89 辆战车 ，是由战车 、

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

犄的曲尺形军阵。 “四个小阵套在一

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

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 ”

“数千兵马俑群可以说史无前例，

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大型群雕的先

河。 8000 件兵马俑群雕，千人千面，堪

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他

说，“这种模拟军阵的宏大构图， 在中

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它把 2000 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情

况再现在世人面前。那十百为群、千万

成阵的千军万马， 凝聚着摇山撼海之

力，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

现，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

“我就是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

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

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 他都能

说出它们的制造者 ：“有个没胡子的

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

丙’的陶工做了 45 件陶俑。 ”

袁仲一曾做过 10 年秦兵马俑博

物馆馆长，接待过许多国家政要。1991

年 11 月 5 日， 在兵马俑一号坑边，第

二次来馆参观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对他

说：“袁先生，我第一次来时跟你说过，

世界上有七大奇迹， 兵马俑的发现是

第八奇迹。这次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在

这个地方， 我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遗

迹上。 ”

破解古代车马系驾
关系“千古之谜”

1980 年 12 月 ， 在秦陵封土西

侧 ， 袁仲一主持发掘出两辆大型彩

绘铜车马， 其中有两辆铜车、 8 匹铜

马和 2 个铜御手 ， 15 公斤重的金银

器散落在坑里 。 两辆铜车马 ， 为原

大的 1/2， 一辆是警卫乘坐的 “立

车”， 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 “安车”。

它们由几千个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

工艺复杂。

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

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也是上世纪考古

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 形体最高大

的青铜器物。 总重 2.3 吨， 零件共有

7000 多个， 接口近 7500 个， 焊接口

1000 多个 ， 带纹接口 300 多个 ， 连

接工艺极其复杂。

1983 年、 1988 年， 两辆铜车马先

后完成修复， 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 被

誉为 “青铜之冠”。 美籍著名考古学家

张光直先生观赏后感慨地说： “它结构

之复杂、 技艺之精湛， 以往所出的铜器

中没有任何一件可与之相比。”

“我花了 17 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

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 车的种类、

车马的制作工艺、 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

学术问题， 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

问题。” 袁仲一告诉记者， “清理非常

麻烦 ， 碎片达 3000 多块 ， 变形严重 ，

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 弄

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 才敢动手， 不然

就会变成一堆垃圾。 清理过后的修复也

复杂……”

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 长期困

扰学术界。 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

都已腐朽了 。 铜车马的出土 ， 首次完

整、 准确地展示了 2200 多年前的车马

系驾关系。

研究后才知道， 马怎么拉车、 御手

怎么驾车 。 古书上记载 “六辔在手 ”

（辔指缰绳）， 一匹马有 2 根缰绳， 4 匹

马共 8 根缰绳， “但御手手里只握了 6

根缰绳， 还有 2 根哪里去了？” 结果发

现， 中间两匹马的缰绳拴在了轼上， 不


